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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坡的生日





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,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

自己呢,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后生的;他这个名字,虽没有哥

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,可是一样的有来历,不发生什么疑问。

可是,生妹妹的时候,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,为什么她不

也叫小坡? 或是小小坡? 或是二小坡等等? 而偏偏的叫作仙坡

呢? 每逢叫妹妹的时候,便有点疑惑不清楚。据小坡在家庭与

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,和从各方面的探听,新加坡的街道

确是没有叫仙坡的。你说这可怎么办!

这个问题和“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”一样的不能明白。哥

哥为什么不是姑娘? 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,而不叫小小坡或

是二小坡等等? 简直的别想,哎! 一想便糊涂得要命!

妈妈这样说:大坡是在那儿生的,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儿生

的,这已经够糊涂半天的了;有时候妈妈还这么说:哥哥是由大

坡的水沟里捡了来的,他自己是从小坡的电线杆子旁边拾来的,

妹妹呢,是由香蕉树叶里抱来的。好啦,香蕉树叶和仙坡两字的

关系又在那里? 况且“生的”和“捡来的”又是一回事,还是两回

事? “妈妈,妈妈,好糊涂!”一点儿也不错。

也只好糊涂着吧! 问父亲去? 别! 父亲是天底下地上头最

不好惹的人:他问你点儿什么,你要是摇头说不上来,登时便有

挨耳瓜子的危险。可是你问他的时候,也猜不透他是知道,故意

不说呢;还是他真不知道,他总是板着脸说:“少问!”“缝上他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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嘴!”你看,缝上嘴不能唱歌还是小事,还怎么吃香蕉了呢!

问哥哥吧? 呸! 谁那么有心有肠的去问哥哥呢! 他把那些

带画儿的书本全藏起去不给咱看,一想起哥哥来便有点发恨!

“你等着!”小坡自己叨唠着:“等我长大发了财,一买就买两角钱

的书,一大堆,全是带画儿的! 把画儿撕下来,都贴在脊梁上,给

大家看! 哼!”

问妹妹吧? 唉! 问了好几次啦,她老是摇晃着两条大黑辫

子,一边儿跑一边娇声细气的喊:“妈妈! 妈妈! 二哥又问我为

什么叫仙坡呢!”于是妈妈把妹子留下,不叫再和他一块儿玩耍。

这种惩罚是小坡最怕的,因为父亲爱仙坡,母亲哥哥也都爱她,

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爱着妹妹一点才痛快;天下那

儿有不爱妹妹的二哥呢!

“昨儿晚上,谁给妹妹一对油汪汪的槟榔子儿? 是咱小坡不

是!”小坡搬着胖脚指头一一的数:“前儿下雨,谁把妹妹从街上

背回来的? 咱,小坡呀! 不叫我和她玩? 哼! 那天吃饭的时候,

谁和妹妹斗气拌嘴来着? 咱,……”想到这里,他把脚指头拨回

去一个,作为根本没有这么一大回事;用脚指头算账有这么点好

处,不好意思算的事儿,可以随便把脚指头拨回一个去。

还是问母亲好,虽然她的话是一天一变,可是多么好听呢。

把母亲问急了,她翻了翻世界上顶和善顶好看的那对眼珠,说:

“妹妹叫仙坡,因为她是半夜里一个白胡子老仙送来的。”

小坡听了,觉得这个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于是他指着桌儿

底下摆着的那几个柚子说:

“妈! 昨儿晚上,我也看见那个白胡子老仙了。他对我说:

小坡,给你这几个柚子。说完,把柚子放在桌儿底下就走了。”

妈妈没法子,只好打开一个柚子给大家吃;以后再也不提白

胡子老仙了。妹妹为什么叫仙坡,到底还是不能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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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坡上学为是念书讨父母的喜欢。小坡也上学———专为逃

学。设若假装头疼,躺在家里,母亲是一会儿一来看。既不得畅

意玩耍,母亲一来,还得假装着哼哼。“哼哼”本来是多么可笑的

事。哼,哼哼,噗哧的一声笑出来了。叫母亲看出破绽来也还没

有多大关系,就是叫她打两下儿也疼不到那里去。不过妈妈有

个小毛病:什么事都去告诉父亲,父亲一回来,她便嘀嘀咕咕,嘀

嘀咕咕,把针尖大小的事儿也告诉给他。世上谁也好惹,就是别

得罪父亲。那天他亲眼看见的:父亲板着脸,郑重其事的打了国

货店看门的老印度两个很响的耳瓜子。看门的印度,在小坡眼

中,是个“伟人”。“伟人”还要挨父亲两个耳光,那末,小坡的装

病不上学要是传到他老人家耳朵里去,至少还不挨上四个或八

个耳瓜子之多! 况且父亲手指上有两个金戒指,打在脑袋上,

! 要不起个橄榄大小的青包才怪! 还是和哥哥一同上学好。

到学校里 ,乘着先生打盹儿要睡 ,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时候 ,

人不知鬼不觉的溜出去。在街上,或海岸上,玩耍够了,再偷偷

的溜回来,和哥哥一块儿回家去吃饭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,他无

从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,母亲就无从知道。母亲不知道,父亲

也就无从晓得。家里的人们很像一座小塔儿,一层管着一层。

自要把最底下那层弥缝好了,最高的那一层便傻瓜似的什么也

不知道。想想! 父亲坐在宝塔尖儿上像个大傻子,多么可笑!

这样看来,逃学并不是有多大危险的事儿。倒是妹妹不好

防备:她专会听风儿,钻缝儿的套小坡的话,然后去报告母亲。

可是妹妹好说话儿,他一说走了嘴的时候,便忙把由街上捡来的

破马掌,或是由教堂里拾来的粉笔头儿给她。她便 裚着小嘴,

一声也不出了。

而且这样贿赂惯了,就是他直着告诉妹妹他又逃了学,妹妹

也不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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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仙! 我捡来一个顶好,顶好看的小玻璃瓶儿!”

“那儿呢? 二哥,给我吧!”

小玻璃瓶儿换了手。

“仙! 我又逃了学!”

“你没有,二哥! 去捡小瓶儿,怎能又逃学呢?”

到底是妹妹可爱,看她的思想多么高超! 于是他把逃学的

经验有枝添叶的告诉她一番,她也始终不跟妈妈学说。

“只要你爱你的妹妹,逃学是没有危险的!”小坡时常这样劝

告他的学友。

小坡有两个志愿,只有他的妹妹知道:当看门的印度,(新加

坡的大一点的铺户,都有印度人看门守夜。)和当马来巡警。

据小坡看:看门守夜的印度有多么尊严好看! 头上裹着大

白布包头,下面一张黑红的大脸,挂满长长的胡子,高鼻子,深眼

睛,看着真是又体面又有福气。大白汗衫,上面有好几个口袋

儿,全装着,据小坡猜,花生米,煮豌豆,小槟榔,或者还有两块鸡

蛋糕。那条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,花红柳绿的裹着带毛的大黑

腿,下面光着两只黑而亮的大脚鸭儿。一天到晚,不用操心做

事,只在门前坐着看热闹,所闲得不得了啦,才细细的串脚鸭缝

儿玩。天仙宫的菩萨虽然也很体面漂亮,可是菩萨没有这种串

脚鸭缝的自由。关老爷两旁侍立的黑白二将,黑的太黑,白的又

太白,都不如看门的印度这样威而不猛,黑得适可而止。(这自

然不是小坡的话,不过他的意思是如此罢了。)

况且晚上就在门前睡觉,不用进屋里去,也用不着到时候就

非睡去不可。门前一躺,看着街上的热闹,听着铺户里的留声

机,妈妈也不来催促。(老印度有妈妈没有,还是个问题。设若

没有,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怜了;设若有呢,印度妈妈应该有多

么高的身量呢?)困了呢,说睡就睡,也不用等着妹妹,———小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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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了,替她放好蚊帐,盖好花毯,他自己才敢

去睡。不然,他老怕红眼儿虎,专会欺侮小姑娘们的红眼儿虎,

把妹妹叼了去;把蚊帐放好,红眼儿虎就进不去了。

“仙! 赶明儿你长大开铺子的时候,叫我给你看门。你看我

是多么高大,多么好看的印度!”

“我是个大姑娘,姑娘不开铺子!”妹妹想了半天这样说。

“你不会变吗? 仙! 你要是爱变成男人呀,天天早晨吃过稀

饭的时候,到花园里对椰子树说:仙要变男人啦! 这样,你慢慢

的就变成父亲那么高的一个人。可是,仙! 你别也变成印度;我

是印度,你再变成印度,咱们谁给谁看门呢!”

“就是变成男人,我也不开铺子!”

“你要干什么呢? 仙! 啊,你去赶牛车?”

“呸! 你才赶牛车呢!”仙坡用小手指头顶住笑涡,想了半

天:“我长大了哇,我去,我去作官!”

小坡把嘴搁在妹妹耳朵旁边,低声的嘀咕:“仙! 作官和作

买卖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没听见父亲说吗:他在中国的时候,花了

一大堆钱买了一个官。后来把那一大堆钱都赔了,所以才来开

国货店。”

“呕!”仙坡一点也不明白,假装明白了二哥的话。

“仙! 父亲说啦,作买卖比作官赚的钱多。赶明儿哥哥也去

开铺子,妈妈也去开铺子。可是我就爱给‘你’看门。仙,你看,

我是多么有威风的印度!”小坡说着,直往高处拔脖子,立刻觉得

身量高出一大块来,或者比真印度还高着一点了。

仙坡看着二哥,确是个高大的印度,但是不知为什么心中有

点不顺,终于说:“偏不爱开铺子吗!”

小坡知道:再叫妹妹开铺子,她可就要哭了。

“好啦,仙! 你不用开铺子啦,我也不当印度了。我去当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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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巡警好不好?”

妹妹点了点头。

马来巡警背上扛着一块窄长的藤牌,牌的两端在肩外出出

着,每头有一尺多长。他站定了的时候,颇似个十字架。他脸朝

南的时候,南来北往的牛车,马车,电车,汽车,人力车,便全咯噔

一下子站住;往东西走的车辆忽啦一群全跑过去。他忽然一转

身,脸朝东了,东来西往的车便全停住,往南北的车都跑过去。

这是多么有势力威风,趣味! 假如小坡当了巡警,背上那块长藤

牌,忽然面朝南,忽然脸向东,叫各式各样的车随着他停的停,跑

的跑,够多么有趣好玩! 或者一高兴,在马路当中打开捻捻转

儿,叫四面的车全撞在一块儿,岂不更加热闹!

妹妹也赞成这个意思,可是:

“二哥! 车要是都撞在一处,车里坐的人们岂不也要碰坏了

吗?”

小坡向来尊重妹妹的意见,况且他原是软心肠的小孩,没有

叫坐车的老头儿,老太太,大姑娘们把耳朵鼻子都碰破的意思。

他说:

“仙! 我有主意了:我要打嘀溜转的时候,先喊一声:我要转

了! 车上的人快都跳下来! 这么着,不是光撞车,碰不着人了

吗?”

妹妹觉得这真好玩,并且告诉他:“二哥! 等你当巡警的时

候,我一定到街上看热闹去。”

小坡谢了谢妹妹肯这样赏脸,并且嘱咐她:

“可是,仙! 你要站得离我远一些,别叫车碰着你!”

小坡是真爱妹妹的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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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种族问题

小坡弄不清楚:他到底是福建人,是广东人,是印度人,是马

来人,是白种人,还是日本人。在最近,他从上列的人种表中把

日本人勾抹了去,因为近来新加坡人人喊着打倒日本,抵制仇

货;父亲———因为开着国货店———喊得特别厉害,一提起日本

来,他的脖子便气得比蛤蟆的还粗。小坡心中纳闷,为什么日本

人这样讨人嫌,不要鼻子。有一天偶然在哥哥的地理书中发现

了一张日本图,看了半天,他开始也有点不喜欢日本,因为日本

国形,不三不四恰像个“歪脖横狼”的破炸油条,油条炸成这个模

样,还成其为油条? 一国的形势居然像这样不起眼的油条,其惹

人们讨厌是毫不足怪的;于是小坡也恨上了日本!

可是这并不减少他到底是那国人的疑惑。

他有 一 件 宝 贝,没 有 人 知 道———连 母 亲 和 妹 妹 也 算 在

内———他从那儿得来的。这件宝贝是一条四尺来长,五寸见宽

的破边,多孔,褪色,抽抽疤疤的红绸子。这件宝贝自从落在他

的手里,没有一分钟离开过他。就是有一回,把它忘在学校里

了。他已经回了家,又赶紧马不停蹄的跑回去。学校已经关上

了大门,他央告看门的印度把门开开。印度不肯那么办,小坡就

坐在门口扯着脖子喊,一直的把庶务员和住校的先生们全嚷出

来。先生们把门开开,他便箭头儿似的跑到讲堂,从石板底下掏

出他的宝贝。匆忙着落了两点泪,把石板也摔在地上,然后三步

两步跑出来,就手儿踢了老印度一脚;一气儿跑回家,把宝贝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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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腰间,过了一会儿,他告诉妹妹,他很后悔踢了老印度一脚。

晚饭后父亲给他们买了些落花生,小坡把瘪的,小的,有虫儿的,

都留起来;第二天拿到学校给老印度,作为赔罪道歉。老印度看

了看那些奇形怪状的花生,不但没收,反给了小坡半个比醋还酸

的绿橘子。

这件宝贝的用处可大多多了:往头上一裹,裹成上尖下圆,

脑后还搭拉着一块儿,他便是印度了。登时脸上也黑了许多,胸

口上也长出一片毛儿,说话的时候,头儿微微的摇摆,真有印度

人的妩媚劲儿。走路的时候,腿也长出一块来,一挺一挺的像个

细瘦的黑鹭鹚。嘴唇儿也发干,时常用手指沾水去湿润一回。

把这件宝贝从头上撤下来,往腰中一围,当作裙子,小坡便

是马来人啦。嘴唇撅撅着,蹲在地上,用手抓着理想中的咖綟饭

往嘴中送。吃完饭,把母亲的胭脂偷来一小块,把牙和嘴唇全抹

红了,作为是吃槟榔的结果;还一劲儿呸呸的往地上唾,唾出来

的要是不十分红,就特别的用胭脂在地上抹一抹。唾好了,把妹

妹找了来,指着地上的红液说:

“仙! 这是马来人家。来,你当男人,你打鼓,我跳舞。”

于是妹妹把空香烟筒儿拿来敲着,小坡光着胖脚,胳臂“软

中硬”的伸着,腰儿左右轻扭,跳起舞儿来。跳完了,两个蹲在一

处,又抓食一回理想的咖綟饭,这回还有两条理想的小干鱼,吃

得非常辛辣而痛快。

小坡把宝贝从腰中解下来,请妹妹帮着,费五牛二虎的力

气,把妹妹的几个最宝贵的破针全利用上,作成一个小红圆盔,

戴在头上。然后搬来两张小凳,小坡盘腿坐上一张,那一张摆上

些零七八碎的,作为是阿拉伯的买卖人。

“仙,你当买东西的老太婆。记住了,别一买就买成,样样东

西都是打价钱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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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是仙坡弯着点儿腰,嘴唇往里瘪着些,提着哥哥的书包当

篮子,来买东西。她把小凳上的零碎儿一样一样的拿起来瞧,有

的在手中颠一颠,有的搁在鼻子上闻一闻,始终不说买那一件。

小坡一手撂在膝上,一手搬着脚后跟,眼看着天花板,好似满不

在乎。仙坡一声不出的扭头走开,小坡把手抬起来,手指捏成佛

手的样儿,叫仙坡回来。她又把东西全摸了一个过儿,然后拿起

一支破铁盒,在手心里颠弄着。小坡说了价钱,仙坡放下铁盒就

走。小坡由凳上跳下来,端着肩膀,指如佛手在空中摇画,逼她

还个价钱。仙坡只是摇头,小坡不住的端肩膀儿。他拿起铁盒

用布擦了擦,然后跑到窗前光明的地方,把铁盒高举,细细的赏

玩,似乎决不愿意割舍的样子。仙坡跟过来,很迟疑的还了价

钱;小坡的眼珠似乎要弩出来,把铁盒藏在腋下,表示给多少钱

也不卖的神气。仙坡又弯着腰走了,他又喊着让价儿。……仙

坡的腰酸了,只好挺起来;小坡的嘴也说干了,直起白沫;于是这

出阿拉伯的扮演无结果的告一结束。

至于什么样儿的是广东人,和什么样儿的是福建人,上海

人,小坡是没有充分的知识的。可是他有很好的解决办法:人家

都说,父亲是广东人,那末,自然广东人都应和父亲差不多了。

至于福建人呢,小坡最熟识的是父亲的国货店隔壁信和洋货庄

的林老板。父亲对林老板感情的坏恶,差不多等于他恨日本人,

每谈到林老板的时候,父亲总是咬着牙说:他们福建人! 不懂得

爱国。据小坡看呢,不但林老板是胖胖大大的可爱,就是他铺中

的洋货也比父亲的货物漂亮花俏的多。就拿洋娃娃说吧,不但

他自己,连妹妹也是这样主张:假如她出嫁的时候,一定到林老

板那里买两个眼珠会转的洋娃娃,带到婆家去。

好在卖洋货和林老板是否可恶的问题,小坡也不深究;他只

认定了穿著打扮像林老板的全是福建人。第一,林老板嘴中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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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个金牙,不像父亲和父亲的朋友们都是满嘴黄澄澄的。小

坡自然不知道牙是可以安上去的,他总以为福建人是生下来就

比广东人少着几个金牙的。第二,林老板的服装态度都非常文

雅可爱,嘴里也不像父亲老叼着挺长挺粗的吕宋烟,说话也不像

父亲那样理直气壮的卖嚷嚷。他有一回还看见林老板穿起夏布

大衫,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褂子居然可以长过膝的。每逢他装福

建人的时候,他便把那块红绸宝贝直披在背后当作长袍,然后找

一点黄纸贴在犬牙上,当作林老板的唯一的金牙。

母亲说:“凡是不会说广东,福建话,而规规矩矩穿着洋服的

都是上海人。”于是小坡装上海人的时候,必要穿好了衣裳,还要

和妹妹临时造一种新言语代表上海话。这种话他们随时造随时

忘,可是也有几个字是永远不变动的,如管“香烟”叫“狗耳朵”,

把“香蕉”叫“老鼠”等等。

外国洋鬼子是容易看出来的,他们的脸色,鼻子,头发,眼

珠,都有显然的特色。可是他们的言语和上海人的一样不好懂,

或者洋鬼子全是由上海来的? 哥哥现在学鬼子话了;学校新来

的一位上海先生教他们国语;而哥哥学的鬼子话又似乎和上海

人的国语不是一个味儿,这个事儿又透着有点糊涂! 在新加坡

的人们都喜光着脚,唯独洋鬼子们总是穿着袜子,而且没看见过

他们蹋拉着木板鞋满街走的,所以装洋鬼子的时候,一定非穿袜

子皮鞋不可。妹妹根本反对穿袜子,也只好将就着不叫她穿。

不穿袜子的鬼子很少见,可是穿军衣的鬼子很多,于是小坡把那

件宝贝折成一寸来宽,系在腰间,至少也可以当一条军人的皮

带。至于鼻子要高出一块等等是很容易的。一系上皮带,心里

一想,鼻子就高了,眼珠便变成蓝色。虽然有时候妹妹说:他的

鼻子还是很平,眼珠一点也不蓝。那只是妹妹偶然脾气不顺,成

心这么说,并非是小坡不真像洋鬼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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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坡对于这些人们,虽然有这样似乎清楚,而又不十分清楚

的分别,可是这并不是说他准知道他是那一种人。他以为这些

人都是一家子的,不过是有的爱黄颜色便长成一张黄脸,有的喜

欢黑色便来一张黑脸玩一玩。人们的面貌身体本来是可以随便

变化的。不然,小坡把红巾往头上一缠的时节,怎么能就脸上发

黑,鼻子觉得高出一块呢? 况且在街上遇见的小孩子们,虽然黑

黄不同,可是都说马来话,(他和妹妹也总是用马来话交谈的。)

这不是本来大家全是马来,而后来把颜色稍稍变了一变的证明

吗? 况且一进校门便看见那张红色的新加坡地图,新加坡原来

是一块圆不圆,方又不方,像母亲不高兴时作的凉糕;这块凉糕

上并没有中国,印度等地名;那末,母亲一来就说:她与父亲都是

由中国来的;国货店看门的是由印度来的,岂不是根本瞎说;新

加坡地图上分明没有中国印度啊! 母亲爱瞎说,什么四只耳朵

的大老妖咧,什么中国有土地爷咧,都是瞎说:自然哪,这种瞎说

是很好听的。

哥哥是最不得人心的:一看见小坡和福建,马来,印度的小

孩儿们玩耍,便去报告父亲,惹得父亲说小坡没出息。小坡郑重

的向哥哥声明:“我们一块儿玩的时候,我叫他们全变成中国人,

还不行吗?”而哥哥一点也不原谅,仍然是去告诉父亲。

父亲的没理由,讨厌一切“非广东人”,更是小坡所不能了解

的。就是妈妈也跟着父亲学这个坏毛病:有一回他问母亲,父亲

小的时候是不是马来人? 母亲居然半天儿没有答理他! 还是妹

妹好,她说:“东街上的小孩儿们全有马来父亲,咱们的父亲也一

定是马来。”

“一定! 马来人是由上海来的,父亲看不起上海人,所以也

讨厌马来。不知道父亲为什么看不起上海人?”小坡摇着头说。

“父亲是由广东来的,妈妈告诉我的,广东人是天下最好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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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钱的!”仙坡这时候的神气颇似小坡的老大姐。

“广东就是印度!”

仙坡想了半天,“对了!”

“仙! 赶明儿你长大了,要小孩的时候,你上那里去捡一个

呢?”

“我?”仙坡揉着辫子上的红穗儿,想了半天:“我到西边印度

人家去抱一个来。”

“对了,仙! 你看印度的小孩的小黑鼻子,大白眼珠,红嘴唇

儿,多么可爱呀! 是不是?”

“对呀!”

“可是,妈妈要不愿意呢?”

“我告诉妈妈呀,反正印度小孩儿长大了也会变成中国人

的。你看,咱们那几只小黄雏鸡,不是都慢慢变成黑毛儿的,和

红毛儿的了吗? 小孩也能这样变颜色的。”

“对了! 仙!”

他们这样解决了人种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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